
137

樊叔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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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起床小解，躺進被窩後，無

法再度入眠，腦子一直想著樊叔的

身影。我索性打開電腦，以鍵盤打

出我跟樊叔的一段「忘年之交」。

我們當然叫他樊叔，但因他在青島

那段時期，處理先父的財務事務，

就稱呼他是「樊軍需」。

我第一次見到樊叔是民國

三十六的某一天，那時我才六歲，

剛上小學。樊叔是離開家鄉棗陽來

青島考大學未取，而暫住我家約 20 餘天！當時先父身拜少

將旅長，部隊在離青島不遠的即墨。樊叔在棗陽，雖不認識

先父，但跟很多棗陽人一樣，知道有位棗陽將官在青島，所

以到了青島找到我家。他未考取大學，雖不甘心，但也只得

先回棗陽家鄉，然男兒志在四方，後來還是回到青島「投奔」

先父，當上部隊的一名副官。一有假期，必定來到貯水山路

的所謂「杜旅長公館」，因而與杜家建立了堅固情誼關係。

樊叔 20 歲出頭離家在外，遇

到和藹可親、毫無心思的先母，

自是把我家當成自己的家，他尊

稱先母為「方先生」，自是一種

禮貌，但他和先父母及現已年近

一百歲，來我家已八十年的老副

官王小伙，都像一家人似的，

那濃濃的感情是一般人難以想像

的。

我跟二弟岳生在台北念大學

時，因家住台中，樊叔每月初都

會親自帶來我們的「救命錢」－－



139食費及零用錢，若是遇到我早

已口袋空空，我真是天天望穿

秋水，看到樊叔來到，真如久

旱遇甘霖，高興非常。那時幾

乎沒有人有「銀行或郵局」存

摺，只好月月送錢。說實話，

有人親自送錢到手，實在特有

人情味，拿到救命錢又可聊天

解愁，真是最美好的時刻。

38 年大陸局勢混亂，我們

與樊叔失聯。我們家在先母堂叔方強等的帶領下由青島輾轉

經上海、南京、鎮江、長沙、桂林、貴州、昆明來到台灣，

定居台中模範街。

不久，我們跟樊叔重逢，得知他已從財務學校畢業，

成為一位軍籍軍官，見到久別的「樊軍需」，大家都欣喜萬

分，猶如家人久別重逢一樣！那時他未婚，每年春節必來台

中與我們共吃年夜飯，另外還有一位棗陽姑娘，龔慧明姑姑

（她認先父為兄）也都來台中！樊叔只要有空，都會南下台

中，跟先母聊家常、吃王副官做的蔥油餅、和先父母及友人

打十三張牌（當時不流行十六張台灣牌）等。

樊叔參加杜鼎將軍八十大壽。由右 :1. 王小伙 2. 樊重民 3. 杜鼎、方國琳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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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唯一讓先母不喜歡的就是樊叔愛抽菸，盡管一再要他

把菸戒掉，樊叔總是嘻皮笑臉，先母自是由他。先父母看樊

叔已到適婚年臨，想給他介紹對象，樊叔也是一種似喜似無

謂的態度；和先父跟王副官談起軍中的種種，樊叔則口若懸

河、說起他棗陽的家園，他是眉飛色舞、談到他幼年，他更

是有說有笑……總之，我們家的孩子，最喜歡的先父同澤跟

棗陽鄉親，應該就是樊叔了。

先父很關心樊叔的婚事，曾介紹一位部屬女兒給樊屬，

我曾做過一次他們的電燈泡，同遊陽明山，可惜兩人無緣，

未能繼續來往。不久，樊叔認識一位山東姑娘李煥寅小姐，

先父當證婚人，於 51 年結成連理。從此我兄弟多了一位樊

嬸！

樊叔不再來杜府過年了，但他每年在端午、中秋、春

節前，一定會帶著水果來到永和，向大家賀節拜年，先父生

日當然會來專程祝壽，就是平日，只要能湊成一桌，必有樊

叔在內，打麻將、喝高粱、聊過往、話家常，樊叔都是主宰

人物，有他在，就有熱鬧！

樊重民夫婦 (後 )及顏嘉德夫婦 (前 )二十餘年前，
返鄉各地旅遊在青島貯水路「杜旅長公館」舊居合影。



141樊叔兩個兒子樂群、樂正來到人間，這兩位可愛的男

孩，小時常來永和的我家，我們兄弟多了兩位弟弟！

先父母相繼過世，我都看見樊叔紅了眼睛，當他拿出

手帕拭擦淚水的那刻，我打內心感到他對先父母那份真誠的

感情流露。他跟杜家有著七十年的友情聯繫，是多麼難能可

貴啊！

近幾年樊叔身體有恙，還洗腎多年，讓他身心俱疲，

每次我去看到，除談些往事外，他最感嘆的是：「我甚麼都

不要 ，只要好的身體！」我看出他對人世那股留念與滿足。

106 冬末，我到樊叔家探望，表示要寫篇「棗陽有您真

好」登上 36 期《棗陽文獻》，他一口拒絕，我沒有強求。

我知道他愛面子，不願別人看到他臥病在床的模樣。其實我

該任性寫的。因為次年（107）的 2月 25 日下午二時許，樊

叔離開了人世，離開他的家人，離開所有的友人，離開了我

們杜家！

樊叔，您與我相遇相識超過一甲子，相聚日子雖不多，

但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重感情、講道義的一位長輩。樊叔，

您在天國一定會見到我的父母，想來定會一起閒聊起您們的

種種、約幾個鄉友打打小牌、吞雲吐霧一番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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